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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县域和微观数据的匹配

吴丽丽,成缘圆

(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武汉430200)

摘要: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进行数据匹配,研究数字乡村及其4个子维度对农

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基准回归显示,数字乡村有利于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升级,机制研究表明,

农村家庭非农收入和居民数字技能水平是促进数字乡村提升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

村对不同农村地区、不同特征家庭以及不同户主的消费结构升级影响具有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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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是推动中

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1]。农村地区作为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单元,其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

结构的优化不仅关乎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更是实

现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所在。同时,
在新状冠病毒全球流行的严重冲击下,以及我国内

部经济结构调整的下行压力下,国家提出“立足于

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在此过程中,农
村地区最具潜力与发展空间[2]。因此,要深入挖掘

农村消费市场潜力、促进消费结构转型,这不仅可

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和畅通国内大循环,还是应对

激烈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3]。2018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

“数字乡村”的概念。梳理现有文献可知,国内学者

就我国当前数字乡村战略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

构升级的影响及其赋能路径的研究相对不足。目

前学术界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研究,可分为以

下三个方面:数字乡村的概念与内涵[4]、数字乡村的

综合测度研究[5]和数字乡村的经济效应研究[6]。
上述文献有助于从宏观层面理解数字乡村对

农村地区经济的影响效应与赋能机制,了解数字

乡村对整体国民消费的作用,但少有研究在县域

层面探讨数字乡村及其不同维度对农村家庭消费

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文采用《县域数

字乡 村 指 数(2018)》与 中 国 家 庭 追 踪 调 查 数 据

(CFPS)进行数据匹配,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总体和

其四个子维度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影

响差异。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的理论分析

首先,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村居民带来了更多元

化的消费选择。一方面,电商、乡村旅游等产业的

出现,助推产业结构升级、衍生了新的市场经济模

式进而激发市场潜力;另一方面,互联网的使用有

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拓宽消费渠道、优化消费

市场[9]。其次,数字乡村可以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多

样化的消费需求。第一,电子钱包、移动支付的普

及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体验,通信网络的提速和

智能设备的普及,使得娱乐消费走进乡村的千家万

户,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网络消费水平[8]。第二,
完善的物流配送及线上售后服务,使农村家庭能够

得到更现代的大件物品[10],改变了农村地区的消费

结构转型。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1: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

级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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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的间接影响

1.2.1 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提升农村家庭非农收

入水平影响消费结构升级

一方面,在数字乡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各种

新型服务业、平台经济、自由职业者等新就业形态

应运而生[11],促进了农村家庭非农就业[12],进而促

进非农收入增加。其一,农村电商等线上平台经济

增加了农业产业链上下游对非农就业岗位的新需

求[13],从而为农村家庭从事非农工作提供机会[14]。
其二,一系列政策文件的为农户创业提供了政策保

障[15],促进农村现代化转型,创造了很多非农领域

的创业机会[16]。同时,数字乡村推动了农村地区基

础设施的完善,使农村居民更方便、更容易地接触

外部市场、了解外部信息[17],激发了农村居民的创

业热情。另一方面,非农收入增加对农村家庭消费

结构升级有明显促进作用。首先,非农收入水平增

加会提升农村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18]。而收入是

影响消费的决定性因素,收入水平的增加会提升家

庭的购买力,进而提升农村家庭总体消费水平。据

此,提出以下假说。

H2a: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增加农村家庭非农收

入进而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1.2.2 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

能水平影响消费结构升级

黄漫宇和窦雪萌[19]将数字鸿沟定义为城镇与

农村居民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接入、使用以及

主体数字信息意识层面存在的差距。由此可知,仅
提高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率不够,农村居

民还需要提高其甄别信息、处理信息以及利用信息

的能力,也就是需要提升数字技能水平。
数字乡村可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

和数字技能[20],弥合数字鸿沟。其一,数字乡村广

泛利用智能化的农业生产手段促进生产方式转型

升级,如机器人技术、遥感技术等。这些技术的应

用要求农民掌握相应的数字技能,进行农业生产和

管理,从而推动农村居民数字技能的提升。其二,
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一些先进的农村地区或农

户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这种

示范效应激发更多农民学习和使用数字技术的积

极性,进而提升其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同时,掌
握数字技能不仅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居民在采纳数

字技术过程中的成本支出与潜在风险,还能显著提

升他们的参与能力,进而在实际应用中获取更高的

收益。这种能力与收益的双重提升,激发了农村居

民在移动支付以及智能农业等多元化数字领域的

参与[21]。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2b: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

能水平带动消费结构升级。

2 实证设计

2.1 模型设定

2.1.1 基准回归模型

在上述理论假设基础上,通过建立以下计量模

型对数字乡村建设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

升级的影响作用进行实证研究。

Yi =β0+β1Ci+β0Xi+εi (1)
式中:Y 为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取自然对数;C为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X 为一系

列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β0 为常数项;β2 为控

制变量的系数;i为不同县域。本文关注的是系数

β1,其大小和显著性水平表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

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

2.1.2 中介效应模型

同时,为了检验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对中

介变量(非农收入和数字技能)的影响。因此,在基

准回归模型(1)的基础上,设定模型(2)分别对农村

居民非农收入和数字技能水平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Mi =α0+α1Ci+α2Xi+εi (2)
式中:M 为中介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定义与

基准回归一致。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已有学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分

类标准,将食品、烟酒、服装和居住消费加总生成生

存型消费,将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

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加总生成享受和发展型消

费[22]。参考范丹和曹楠楠[23]的衡量方法,以CFPS
调查问卷中农村居民家庭享受和发展型消费加总

衡量消费结构取其自然对数,该数值越大表示农村

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升级程度越高。

2.2.2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乡村建设水平。以北京

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发布的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中的数字乡村指数这

一指标测度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数字乡村包括数字

乡村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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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活数字化4个子维度。

2.2.3 中介变量

以农村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和农村居民数字技

能水平作为中介变量,非农收入水平参考李五荣

等[24]的衡量标准,采用CFPS调查问卷中家庭工资

性收入,包括工资、奖金、补贴和外出打工收入,并
取其自然对数。

数字技能水平参考姜扬和郑怀宇[25]的做法,采
用CFPS调查问卷中受访者使用互联网进行不同活

动的频率衡量农村居民不同类型数字技能的掌握

水平,具体为使用“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以及娱

乐的频率”4个变量,并按照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变量

进行赋值,将使用频率从低至高依次赋值为1~5。
并将这4个变量求和取平均值,该变量数值越大说

明农村居民数字技能掌握度越高。

2.2.4 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方面,根据已有相关文献,选取了

受访者户主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方面作为控

制变量[26]。户主个体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受
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以及身体健康状况5个指标,家
庭特征包括家庭年收入、家庭规模、家庭抚养比以

及房屋产权4个指标。

2.3 数据来源

主要变量数据来源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来源于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的公共资源

数据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二是

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发

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该指数以县域为

基本单元,描述了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实际情

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综合指数。在数据

处理方面,采取严格的筛选和配对,最终获得了22
个省份,共计3837个农村家庭样本。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

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就数字乡村建

设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展开分析,表2为基

于3837个农村家庭样本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
列(1)未控制变量,列(2)为将控制变量引入模型的

回归结果。两列回归显示,数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

数均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即数字乡村建

设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H1成立。同时,
进一步检验数字乡村4个子维度对农村家庭消费结

构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列(3)~列(6)所示。4
列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乡村治理数字化、
乡村生活数字化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对农村居民家

庭消费结构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乡村经济数字

化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乡村经济数字化影响不显著的可能原因是,许

多农村居民由于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数字

化技术的接受程度和应用能力有限。部分农村居

民可能不熟悉或不愿意使用电子商务平台、移动支

付等新兴消费方式,受传统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

影响,导致数字化消费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和应用受

到一定限制。且已有文献表明,乡村经济数字化仍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含义及赋值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消费结构升级 农村家庭享受和发展型消费加总取对数 3837 8.72 1.40 0.69 12.85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 数字乡村指数 3837 51.91 9.71 22.58 82.96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指数 3837 73.89 13.49 36.85 99.25
乡村经济数字化水平 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 3837 42.88 8.96 21.31 81.03
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 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 3837 46.30 20.98 10.40 98.32
乡村生活数字化水平 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 3837 61.13 13.29 7.40 73.97

性别 性别:男=1;女=0 3837 0.59 0.49 0.00 1.00
年龄 2018年受访者年龄(周岁) 3837 51.51 12.98 16.00 87.00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状况:非常健康至不健康依次赋值1~5 3837 3.13 1.28 1.00 5.00
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年) 3837 6.39 4.19 0.00 19.00
婚姻状态 是否有配偶:有=1;无=0 3837 0.87 0.34 0.00 1.00

家庭年收入 农村家庭纯收入(取对数) 3837 10.54 0.99 6.55 13.64
家庭规模 2018年家庭成员人口数 3837 4.10 2.01 1.00 21.00
非农收入 农村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取对数) 3837 10.53 0.89 0.00 13.30

家庭抚养比 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3837 0.35 0.27 0.00 1.00
房屋产权 家庭成员是否有房屋产权有=1;无=0 3837 0.92 0.28 0.00 1.00
数字技能 将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赋值1~5,求和取其均值 3837 1.72 1.12 1.00 5.00
社会资本 农村家庭人情礼支出(取对数) 3636 7.08 2.44 0.00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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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现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短板,中国农业数字经

济渗透率不足9%,远低于服务业40.7%和工业

21%[29],数字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相较于农

业,在工业和服务行业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对农村

经济活动的影响相对有限[30]。

3.2 稳健性检验

3.2.1 替换被解释变量

将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中的家庭设备及日用

品类以及文教娱乐类支出,分别取对数,检验数字

乡村建设对农村家庭不同消费类型的影响。由表3
列(1)和列(2)可知,数字乡村建设对两类消费回归

系数均为正,均产生正向影响,与前述基准分析结

果一致。

3.2.2 调整分析数据集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平均值为50,高水平县指数

高于80,而低水平县指数不到20,两者差距较大,因
此借鉴尹振涛等[30]的处理方法,剔除样本中数字乡

村指数最高5%和最低5%的样本,形成新的数据集

以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具体结果如表3列(3)
和列(4)所示,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前述基准分析

结果一致。

3.3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前文理论分析部分

提出的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和数字技能水平影响消

费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参考江艇[32]对中

介效应的分析建议,选取的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

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因果关系较为清晰直观,
前文已根据现有研究做出理论分析,由此实证方面

重点关注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对中介变量(非农

收入和数字技能)的影响。因此,在基准回归模型(1)
的基础上设定模型(2),分别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和

数字技能水平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中介效应检验结

果如表4所示,列(1)和列(2)分别为数字乡村建设对

农村居民家庭非农收入和数字技能水平的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H2a和H2b成立。

表3 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1) (2) (3) (4)
家庭设备及

日用品类

文教娱

乐类

剔除

最高5%

剔除

最低5%

数字乡村建设
0.012***

(4.69)
0.007**

(2.26)
0.004*

(1.77)
0.006*

(2.2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2.900***

(8.92)
5.964***

(12.63)
4.551***

(16.39)
4.351***

(15.21)

R2 0.229 0.071 0.217 0.232
观测值 3524 2274 3635 3673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表4 中介效应检验

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1) (2)

农村家庭非农收入水平
0.016**

(2.49)

农村居民数字技能水平
0.004***

(2.65)
控制变量 Yes Yes

常数项
-16.717***

(-21.22)
1.877***

(9.56)

R2 0.376 0.358
观测值 3837 3837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1) (2) (3) (4) (5) (6)
数字乡

村建设

0.007***

(2.92)
0.004*

(1.71)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
0.003**

(2.04)

乡村经济数字化
0.001
(0.31)

乡村治理数字化
0.002*

(1.57)

乡村生活数字化
0.002*

(1.18)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8.356***

(68.20)
4.276***

(14.86)
4.216***

(14.43)
4.350***

(15.15)
4.372***

(15.44)
4.330***

(15.21)

R2 0.002 0.230 0.230 0.229 0.229 0.228
观测值 3837 3837 3837 3837 3837 3837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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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异质性检验

3.4.1 基于不同区域异质性讨论

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均衡,因此

参考孙晓琳等[33]的做法,将全体样本根据户主个体

所在省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4组子样

本,在此基础上做不同地区间的异质性分析,回归

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

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和中部地

区显著,而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农村家庭的消

费结构未有明显影响。

3.4.2 基于农村家庭收入和社会资本的异质性讨论

进一步检验数字乡村对不同特征农村家庭消

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异质性。参考李刚等[10]的做法,
选取农村家庭收入和社会资本进行异质性分析,按
照农村家庭总收入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低收入组

和高收入组。根据CFPS问卷中“人情礼支出”这一

问题的回答衡量社会资本,并依据其中位数将样本

中家庭划分为低社会资本和高社会资本两组,并对

其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列(1)和
列(2)分别是基于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家庭样本进行

分组回归结果,列(3)和列(4)分别是基于低社会资

本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
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高收入和高社会资

本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促进的作用更明显。

表5 基于不同区域异质性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1)东部 (2)中部 (3)西部 (4)东北部

数字乡村

建设

0.012**

(2.24)
0.012*

(1.82)
0.004
(-1.00)

0.008
(-0.6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3.956***

(6.95)
4.778***

(7.54)
4.690***

(10.92)
4.498***

(4.06)

R2 0.257 0.211 0.209 0.215
观测值 932 1093 1559 423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表6 基于不同特征农村家庭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1)低收入 (2)高收入
(3)低社会

资本

(4)高社会

资本

数字乡村建设
0.001
(0.25)

0.008***

(3.03)
-0.001
(-0.44)

0.009***

(2.9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4.886***

(9.21)
4.729***

(11.19)
4.336***

(10.79)
4.875***

(11.96)

R2 0.175 0.125 0.151 0.191
观测值 2002 2005 1603 2404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3.4.3 基于户主个体特征的异质性讨论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的影响效应可能因户主的个人特征而不同,因此进

一步选取户主性别和年龄2个维度进行分析,参考

王军和韩悦[34]的做法,将户主年龄为35岁及以下

农村人口划分为青年组、36~55岁为中年组、55岁

及以上为老年组进行年龄划分。回归结果如表7所

示,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家庭女性户主

以及中年户主的消费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更明显。

表7 基于户主个体特征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1)女 (2)男 (3)青年 (4)中年 (5)老年

数字乡村

建设

0.007**

(2.27)
0.003
(1.16)

0.005
(-0.07)

0.005*

(1.88)
0.004
(0.9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5.099***

(12.17)
3.986***

(11.19)
4.485***

(3.88)
4.714***

(13.11)
4.242***

(5.90)

R2 0.195 0.239 0.291 0.179 0.232
观测值 1636 2371 258 2572 1177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4 结论与建议
伴随着“乡村振兴”和“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

的实施,数字乡村建设的覆盖面大幅提升,对于我

国农村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在

此背景下,数字乡村战略的稳步推进为其赋能农村

地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新机遇。
因此,本文采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与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数据匹配,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影

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详细讨论。研究结论如

下:第一,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结构

升级,其子维度-数字基础设施、乡村治理数字化、乡
村生活数字化均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有显著

促进效应;第二,农村居民家庭非农收入和数字技

能水平的提升是数字乡村发展带动家庭消费扩容

提质的重要影响机制;第三,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

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

家庭、高收入和高社会资本家庭,以及女性和中年

群体更容易在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受益。
为此,结合前文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

村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提升西部、东北地区

的网络覆盖率和质量,确保农村居民能够便捷地接

入互联网,享受数字服务。推动农村电商数字服务

的发展,丰富农民的消费选择,提升消费品质。

713

               吴丽丽等: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 



第二,推进乡村治理与生活的数字化。利用数

字技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如建立数字化服务平

台,提高政务服务的效率和透明度,增强农村居民

对政府的信任感。推广智慧农业、智能家居等数字

化生活方式,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促进消费

结构的升级。
第三,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数字技能。通过

促进农民就业、创业等方式,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
增强其消费能力。加强农村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农

民的数字素养和应用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利用数

字技术改善生活和消费。
第四,关注不同群体的消费结构升级需求。针

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家庭、高收入和高社会资本

家庭,以及女性和中年群体,制定更加精准的消费

升级政策,满足其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加强对低收

入、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关注和扶持,通过提供数字

技能培训、消费券等方式,促进其消费结构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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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DigitalRuralConstructionontheUpgradingofRuralResidents’
HouseholdConsumptionStructure:MatchingBasedonCountyandMicroData

WULili,CHENGYuanyuan
(SchoolofManagement,WuhanInstituteofTechnology,Wuhan430200,China)

Abstract:UusingdatafromtheChinaHouseholdTrackingSurveytomatchdatawiththeCountyDigitalCountrysideIndex(2018),the
impacteffectofdigitalcountrysideanditsfoursub-dimensionsontheupgradingofruralhouseholds’consumptionstructurewasstudied.
Benchmarkregressionshowsthatthedigitalcountrysidefacilitatestheupgradingofruralhouseholds’consumptionstructure,andmechanism
researchindicatesthatruralhouseholds’non-farmincomeandresidents’digitalskilllevelareimportantfactorsthatpromotethedigital
countrysidetoenhancetheupgradingofconsumptionstructure.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thattheimpactofdigitalcountrysideonthe
upgradingoftheconsumptionstructureofdifferentruralareas,differentcharacteristicsofhouseholdsanddifferentheadsofhouseholdsis
different.

Keywords:digitalrural;upgradingofruralconsumptionstructure;non-farmincome;digital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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